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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家搬出去已有几年了，

该拿走的当时都拿走了。 不过当
初的屋子依然保持着原样。 今天
心血来潮， 拿着老家的钥匙打
开了往日熟悉的家门， 本想无
门肯定气温难闻， 但是门打开
的瞬间，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室内
陈设，感觉特别亲切。 开开柜子，

打开抽屉，以前的东西都在里边，

完好无缺。

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以前挂在
床头的那张结婚照片， 以前嫌不
好带就没动，今天决定带回家。拂
去镜框上的灰尘，仔细端详照片，

心底感慨这是
10

年前的我了，唯
有照片才能留下岁月的痕迹。 打
开抽屉， 翻到一本日记， 随手一

翻， 居然是从
1997

年到
2000

年
断断续续写下的日记。蓦然想起，

这本日记跟随我十多年了， 记录
了当时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也
是一本宝贵的财富，带回去。

吃过晚饭， 日记一篇一篇地
看，原来的辛酸生活滴滴在现。看
到一篇关于奶奶的日记， 记忆的
闸门再也没关住， 眼泪哗哗地流
下来，痛痛地哭了起来。那是

1998

年，我记忆里最苦最难的岁月，有
一个月没有生活费， 奶奶把她打
野菊花的

50

元钱给我做生活费。

但是当时读到这些的时候不知道
为什么仍会那么激动， 也许是苦
难在我心里留下的烙印太深。

一篇一篇继续看， 看到十多
年前的那个自卑多愁善感的我。

“十年后我会是什么样子？ ”这
是当时写下的， 那一天就在现
在实现了， 现在拥有的这些在
当年是我没敢想的。再次感慨：人
心不足。 今天的我应该有一颗满
足的心， 更应该高兴幸福地过好

每一天。

一时的感慨， 文字随着心的
轨迹杂乱无章地形成了一个什
么也不像的图案， 我的每篇日

记就是这么产生的， 虽然是别人
看不懂的图案， 记录了我的心里
历程， 让那个感慨万分的瞬间成
为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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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 平展
展地铺躺于清亮亮的水边， 犹如给
满床河水镶出的宽宽的金边； 河岸
的山上，满坡苍翠的茶园中，点缀着
一顶顶草帽，阳光下十分醒目；山脚
的茶树间，有人在树立电线杆，有人
在扛抬长长的架线工具……

这是清明前夕初入茶乡河港
时，闯入我眼帘的第一幅画面，令人

恍如置身梦境。

河港是信阳毛尖茶的主产
区，全乡山岭连绵，每一座山上都长
满茶树， 尤以五云山和黑龙潭白龙
潭的茶叶为胜。该乡名为港，实则一
无港口，二不沿江傍海，而是处于桐
柏山东缘的一个山区乡镇。 我在初
春时节闯入河港， 缘于单位的帮
扶村郝家冲在那片群山之中。

那天早晨， 我们乘坐的中巴车
出信阳市，沿着一条简易公路，直奔
大山深处。 中巴车在山中蜿蜒前行
着，不知不觉间驶上一座跨河大桥，

我正往右看窗外的景色， 突然有人
喊了一声：“快看，油菜花！ ”一车人

便纷纷扭头向左边的车窗望去。 在
离大桥几百米的河流上游， 宽阔的
河床上， 静静地铺展着一大片金灿
灿的油菜花，连同静静流淌的河水，

恍如颜料泼在巨幅油画上一般，灿
烂，清亮；而远处的茶山以及茶园，

也如涂抹在画布上似的， 葱茏，叠
嶂；茶园中的点点草帽，则如画师不
经意间滴下的白点儿，随意，闲适。

那是我见到的茶乡中最美的景
色。

惊叹之间，我已拍了一些图片，

中巴车继续前行。转过一座山，见山
间茶园中有人在立杆架线， 一看便
知是在架设输电线路， 他们头上黄
色或红色的安全帽和身上不同颜色
的工装， 在翠绿的茶树新叶中分外
显眼。再前行十几分钟，路边有一个
“郝家冲村”的牌子的地方，就是我
们的目的地。

在村委会， 我们见到了村支书
和村主任， 喝到了前一夜里才炒制
出来的新茶，清冽醇香。村支书和村
主任都是五十多岁的农民， 言语不
多，看上去非常淳朴。 去年，我们单
位帮扶了他们一部分资金， 用于发
展茶产业，今年，单位准备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 帮助他们开发某个可
持续发的项目。 了解了村里的基本
情况，我们又去看了村小学，准备为
学校添置部分桌椅和图书。 这天是

星期日，学校里一个学生都没有，只
有一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默默
地昭示着这里的昂然生机。 有人好
奇地敲响了钟声， 竟是让人有重进
课堂的梦幻般的感觉。

在那里盘桓了一个多小时，才
别了村支书和村主任， 继续向山里
进发， 来到一处由五六座小木屋组
成的庄园式的建筑前。 那里濒临一
条小河，河水潺潺，清澈见底，河床
中散布着一些光滑的石头； 岸上的
树木上，抽出了鲜嫩的树叶，直是让
人有食之的欲望。阳光下的河滩上，

七八个孩子在嬉戏玩耍。 有玩河沙
的， 有打水漂的， 有探着石头过河
的，有打水仗的，俨然盛夏时节村童
的戏水图，让人想起遥远的童年，无
忧，无虑。 这条小河，就是我们刚才
看到的有一大片油菜花的河流的上
游，河岸的山上，是更大更广阔的茶
园， 更多的草帽在茶树间缓慢地移
动着，构够成更大幅的油画。

我们到时， 那里已经停驻了几
辆汽车， 想必都是从各地赶来踏青
的， 几座小木屋里， 已经坐进了客
人， 我们在临河的一间小木屋里坐
下来，透过敞开的窗户，外面的景色
一览无余， 这便见得木屋建造者的
独具匠心。 依山，傍水，品茗，小酌，

真有种世外桃源之感， 即便陶渊明
再世，也不见得能觅见如此胜地吧？

吃过地道的农家饭， 趁大家打
牌玩耍的间隙， 我独自在木屋四周
转悠着。甬道两边都是茶树，房前屋
后都是茶园，真个是屋在茶中，茶绕
屋生，茶树与人居浑然一体，和谐天
成。 绕过一排小木屋，来到后山上，

依然是漫山茶园， 点缀着星星点点
的采茶女。 一位采茶女见我举起镜头
对着她们，便招呼身边的同伴：“抬头
看呀，把咱们都照下来了。 ”接着是
一片笑声，话语分明透着北方口音。

穿过茶树间的小路， 一口气爬
到山脊上。 极目远眺， 简直令人惊
叹———四周群山连绵， 整座整座的
山上，从上到下都是茶园，恍如有千
百万棵茶树织成的巨大的绿色地
毯，连同午后酽酽的阳光，铺在连绵
起伏的山峦上， 一直铺到目光的尽
头。 山谷中，静汪着一池碧水，犹如
一座仙池，倒映着四周的茶山，那水
与山便连在了一起， 分不清哪儿是
水，哪儿是山。我极快地按动相机快
门，唯恐晚按一秒钟，醉人的美景就
会从眼前溜走。

回到河边的小木屋， 再次啜饮
着醇香的清茶， 直是觉得五脏六腑
都熨帖了。太阳偏西时，我们才踏上
归程。望着窗外掠过的茶山，我不禁
轻声吟哦道：“琴里知闻唯渌水，茶
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
道吾今无往返……”

南湖头条南湖头条
责任编辑：程云版面设计：李珊玲校对：陈亚莉 文化周刊·南湖

B2

2013.3.25

星期一

王瑶

比较出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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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间天气预报， 气温骤降
10

摄氏度。午后时分，天空顷刻变了
脸，朗朗晴空被刷新成灰白页面，

隔着厚厚的双层玻璃都能听到呼
啸的北风发出阵阵哨音， 树叶如
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北方的冬
季显得格外萧瑟。

晚归时， 原以为狂风肆虐的
街道是冷清的， 没想到少有行人
的路口仍有许多小商小贩， 他们
一边搓着手， 一边静静地守望摊
位。 阵阵狂风粗野地掀起摊铺上
的塑料布， 廉价的货品被吹得七
零八落， 手忙脚乱的小贩们慌忙

用身体挡护着。

耐不住寒冷的我一路小跑着
往家赶，打开门的一瞬间，我突然
感到一阵暖风迎面扑来， 许是平
日里习惯了这种温度竟浑然不
觉， 而今刚从冰冷的世界进到温
暖的家中，尤能感觉到这种暖意。

如此凛冽的天气， 还有这么多人
为了生计在外面饱受冷风吹，我
们却可以怡然自得地躲在家里取
暖，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也许没有比较就无法辨明冷
与热、好与坏、黑与白的差别。

有一朋友， 供职于一家县级
事业单位， 工作清闲， 但薪资不
高，且时常拖欠。他将这份工作戏
谑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
惜。

忽然有一天， 他去医院探视
父亲时偶然目睹的一幕改变了他
的看法。经过病区的楼道时，他听
到一阵轰隆隆的响声， 只见迎面
过来一辆装满药品的手推车，上
面整齐地码放着七八层药箱，约
一人半高，两米长，紧跟其后的是

一个头发稀疏的老者， 他每推到
一个病区，都要踮起脚尖，倾其全
力把药品从高处挪到下面， 再逐
一搬进病区， 举手投足间显出如
此艰难。此情此景，让朋友沉默良
久，他感叹说：“我就是挣钱少点，

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旱涝保丰
收，知足啦！ ”

在医院陪护的日子里， 他目
睹了那些重症患者经受着怎样的
病痛折磨， 又怎样顽强地与命运
抗争， 那一张小小的白色病床禁
锢了多少自由的空气啊， 这是他
此前难以想象的。 他眼睁睁地看
着几个鲜活的生命在病魔的摧残
下一天天消瘦， 生命一点点消耗
殆尽，直至终结。正是有了这段经
历， 才使他真正感悟到生命是可
贵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

如果没有比较， 他也许永远感知
不到健康才是最简单最真实的幸
福。

现代社会， 人们对外界的感
知几近麻木，也许是太多表面的
浮华阻碍了我们的视线， 也许
是我们心灵的触觉已不再敏
感， 以至于我们只看见炫目的风
景， 却常常忽视了那些最朴实无
华的情感。有时想想，幸福其实很
近，我们却感觉不到，反倒总为那
些遥远的期望、 未尽的夙愿望洋
兴叹，总是经历一些事情后，方才
感觉到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幸福包
围着。

� � � �

在寒风的带领下， 冬又杀了个
回马枪。肆虐的寒风卷土重来，更加
猖狂， 吹得早春的行人， 戴上了帽
子，步履匆匆。他的帮凶小雨点儿跃
跃欲试却又踌躇不前； 雪花儿探头
探脑地出来观望了一下， 估计看到
了大势已去，就缩回了家门。

春在枝头哈哈大笑， 镇定自若
地指挥她的千军万马。 冒芽的柳树
迎风摆弄她的秀发， 风就变得轻柔
了；打苞的桃花在枝头跳舞，雨就变
得滋润了；盛开的兰草在叶下偷笑，

雪就害羞了；小草也赶来助阵，花儿
都笑了。

寒风孤军奋战了一天， 也许是
累了，也许是看到胜利无望，就偃旗
息鼓了。太阳出来了，阴云密布的战
场一下子明亮了， 天空上团团的白
云悠闲地散步； 大地上柔嫩的新芽
窃窃私语； 空中飞翔的鸟儿亮起了
嘹亮的歌喉； 大街上漂亮的姑娘迈
着轻盈的步子

春暖花开， 是大地和天空的约
定，谁也无法阻挡！

晓风晨语

春之斗

董余兰

往事如烟

翻晒日记

陈冬梅

笔端流云

春到河港
林平


